
秋风萧萧，层林尽染。在最美的季节，约
三五好友，登山望远，品菊花酒，尝重阳糕，念
诗作赋。

喜欢孟浩然的《秋登兰山寄张五》，“北山
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
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
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
载酒来，共醉重阳节。”诗人对挚友思念情深。
我在幸运自己有好友相伴的快乐之余却对已
故的奶奶怀念不已。

自小到大食用过大大小小的糕点不计其
数，唯独最喜奶奶的手艺。重阳节一大早，奶
奶便开始忙碌。我尚年幼，帮不上什么忙，只
是围绕在她身边。见她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慈
眉善目的脸庞泛着红润，笑盈盈地将粳米粉、
糯米粉与水一起搅拌，时不时添加些许白砂

糖。当把米粉揉成团，用手指一搓立
马恢复成粉状时，她转过头温柔

地对我说，“妮子，搅拌妥当
了，下面做什么呢？”“奶

奶，得筛成细粉了。”

我肯定道。“咱家的妮子就是聪明，以前见奶奶
做过一次，就记得了，真棒！等糕做好了，妮子
第一个吃。”“好哩！奶奶真好！”我抱抱奶奶，
然后屁颠屁颠地跑去玩玩具，因为过筛后的米
粉盖上保鲜膜后得静置一小时。

玩腻了玩具，再过来看奶奶将米粉放入模
具，造型有各种形状可选，奶奶总让我第一个
挑。紧接着奶奶将米粉连同模具一起放入蒸
锅，约十分钟后将重阳糕取出翻面。我嚷嚷着
吃枣子桂花味的，奶奶笑眯眯地“备了，备了，
前两天就买了红枣了。”但见奶奶将半个红枣
嵌入粉体，最后撒上自家种的桂花。继续蒸十
分钟，锅盖一掀，热气腾腾中桂花的清香，红枣
的醇香混合着扑面而来。

吃重阳糕得有仪式感，我与奶奶一起剪裁
五色彩纸，变换出十来个三角形，粘贴在竹签
上，将一把把旗子插入重阳糕。我捧着糕让小
旗子迎风飘扬，咬一口，软糯可口，甜甜蜜蜜，满

口幸福的滋味。我总是全家第一个吃
糕的，哥哥只

能排第二，我晓得奶奶最疼我，奶奶说我最可
爱。其实长大后才知晓，是因为哥哥总让着我。

后来长大了，外出求学、工作，重阳节也基
本都在异乡度过，奶奶的糕点唯有过年时才得
以品尝。如今想来，每逢重阳，想念真不如朝
夕相见。奶奶已故多年，然而她老人家的手艺
却被我习得。除了给家人做份重阳糕，我亦会
在每年的重阳时节将糕送去敬老院。由于不
少老年人不宜多食糖油，所以我也特意做些不
含猪油、不加糖的椒盐口味，我依然会插上五
彩纸旗。每次看到老人们品尝着我做的重阳
糕，露出那满足和幸福的神情时，我的心中也
充满了快乐。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我想念着那个
慈祥的奶奶，想念她的笑容和那甜甜的糕点。
虽然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的爱和她的
手艺将永远陪伴着我。这或许就是人生吧，有
些人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爱和记忆却永
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我
感受到了生命的奇妙和爱的力量。

我上小学时，学校每年重阳节
都安排学生为村里五保户和军属家
庭打扫卫生。我上三年级那年重阳
节，我们小队被安排去五保户孙爷
爷家打扫院落。那天学校提前放了
学，我和同学们拿着笤帚和簸箕来
到了孙爷爷家。推开大门却犯了
愁，孙爷爷家的院子一片落叶也没
有，一看就是刚扫过的样子。

小队长提议，没有落叶我们也
扫，扫了就是做好事了。于是我们
挥舞起笤帚开始扫院子，正扫得热
情高涨，孙爷爷推门出来了，让我们
别扫了，再扫就把他家院子扫“矮”
了。孙爷爷这样一说，我们也不好
意思起来。有同学建议给孙爷爷擦
玻璃，可孙爷爷说，玻璃不用擦，过
几天天冷了，他就要用塑料布把窗
户糊上了。

那时的我们，将老师说的话奉
为“圣旨”，老师让重阳节为孙爷爷
扫院子献爱心，可我们无“院”可扫，
爱心就献不了。正当我们打算回学
校汇报老师时，孙爷爷笑着问我们，
你们扫一个院子需要多长时间呀？

小队长说，怎么也得半个小时
吧。孙爷爷和我们商量，不如坐下
和他说半个小时的话，明天由他告
诉老师，我们给他扫院子了。

那天，我们围着孙爷爷坐下，孙
爷爷还拿出栗子和葵花籽给我们
吃。孙爷爷喜欢看书，他肚子里装
满了故事，他给我们讲西游记，我们

听入了迷，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
了。

天快黑了，孙爷爷让我们赶紧
回家，若第二天还想听故事，放了学
再来他家，他还要给我们烤红薯吃
呢。第二天放了学，我们小队队员
结伴又去了孙爷爷家，趁着我们做
作业的工夫，孙爷爷便把红薯烤上
了，等作业做完了，红薯也就熟了。
我们一边吃红薯一边听孙爷爷讲故
事。就这样，孙爷爷一手故事一手
红薯，勾着我们每天放学都往他家
里跑。父母也愿意我们去孙爷爷
家，有人管着总比我们到处疯跑强。

有时家里做了好吃的，父母也
差我们给孙爷爷送点儿去，乡亲也
是越走越亲，我们俨然和孙爷爷成
了一家人。孙爷爷的故事总也讲不
完，西游记、三国演义、杨家将、岳飞
传……他家成了我们的故事书场。

我上中学后，孙爷爷住进了敬
老院，离我们村五里路，记得有一年
重阳节，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去敬老
院看望孙爷爷，聊起过去，我们忽然
感慨，那些年总去麻烦孙爷爷，却从
未给他扫过一次院子……

孙爷爷说，人老了就怕孤独，他
无儿无女，我们当年的陪伴就是最
好的爱心。

其实我们也得感谢孙爷爷，他
和他的故事陪伴了我们的童年，让
一个个灰扑扑的日子散发出暖意和
微光，美丽了回忆，丰富了流年。

196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生产
建设兵团成立，1970年4月，滁县军分区给在卫生所任
军医的大哥刘德厚一名招“兵”的名额，大哥大嫂考虑
再三，让我的姐姐到建设兵团，我是男孩，还有机会去
当兵。实际上我1968年就去来安县新安镇参加征兵
体检了，那年城市66届、67届初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应
征入伍，唯有1968年初高中生未毕业，有规定这些城
市学生不得到部队当兵，我想走进军营也就泡汤了。
大哥拿到了招“兵”介绍信，急忙急火地坐火车到芜
湖，由芜湖坐小火轮到繁昌荻港，又坐摆渡的小船到
我们下放的无为县新沟公社汪厂大队中垅生产队。

长江边的4月正是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节。
但是这天是阴天，生产队没有安排农活，我带着铲子
在田埂上挖野芦蒿，准备中午的蔬菜。忽然队里有人
喊我，说我家里来人了，是位解放军。我不挖野芦蒿
了，急忙往中垅队我们住的地方赶，进屋看到了大哥，
激动得快要掉眼泪。满屋子的人看见大哥穿着军装
来到长江边这个不起眼的村庄，既稀奇又自豪。大哥
带着姐姐已经和生产队的队长、指导员说了调走的
事，他们异口同声，满口答应，都为我的姐姐能去建设
兵团而感到高兴。

中午，大哥将他买的猪肉红烧了，加上我挖的老
得难以嚼碎的芦蒿，草草地吃了顿午饭，又带着我和
姐姐急忙往新沟公社赶，给姐姐转户口，十几里的路，
我们个把小时就赶到了，拿出介绍信，公社很快就给
转好了户口。回到中垅生产队，姐姐整理好她的东
西，我们又顺着新沟江堤往无为城里赶。4月江水上
涨，住在江边的人用网捕鱼，有一村民打到了鲥鱼，大
哥花三块多钱买了一条。从汪厂大队走到泥汊，从泥
汊走到神塘，天已经黑了。还好，神塘有水路通往王
福渡，大哥和船主谈了每人四毛钱的运费，坐上一条
小船，船主划船，使我们三人少走了几十里路。

第二天，大哥和我们回到了城里住的刘家祠堂，
借了邻居家的锅灶，将鲥鱼红烧吃了，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吃鲥鱼，现在长江已难见鲥鱼了。接
着，大哥又带着我们，到老家的山头生产队，看了家族
的长辈，跟队里的队长指导员说好了，将我的户口从
新沟公社转到山头队，过渡到下半年征兵时，让我去
当兵。

姐姐到了生产建设兵团，分到驻扎在原天长县牧
马湖的二师九团，就是现在的大圹圩农场，她每月拿
26元工资，接济我10元，直至我走进部队营房。

我从新沟转入山头队，每天劳动记七分工。从4月
底到12月，我在山头生产队待了七个多月。年底征兵
开始了，我参加了檀树公社应征青年征兵体检，12月底
在大哥的帮助下，如愿穿上军装。

长兄如父。我的父亲去世早，大哥一直罩着他下
面的弟弟妹妹，他和二哥在合肥读大学，自己不回家，
将获得的奖学金给二哥作路费，让他回无为过春节、
过寒暑假。毕业工作后，发了工资就接济母亲和我
们，使我们的生活和学费有了经济来源。现在，我们
都过上了好日子，但每每想到他对我们的好，眼泪总
会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九九重阳，秋风送爽。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童真
的年代，那片开满野菊花的山坡，那段与父亲共度的时
光。

每年的重阳节，父亲总会带我去登高赏菊。沿途
总有无尽的风光吸引着我，那高大挺拔的树木，青翠欲
滴的野草，地上蹦跶的蚱蜢，山间盛开的小花……我一
路走走停停，看看这个，玩玩那个，刚开始倒也不觉得
疲累。不一会儿工夫，我便累得气喘吁吁，双腿酸软无
力，真想一屁股坐下。父亲不断地鼓励我：“加油，最美
的风光在山顶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到达了山顶。眼前一片
开阔，大片大片的野菊花傲然怒放，形成一片花的海
洋。她们挨挨挤挤，千娇百媚，似乎在开选美大会，又
好似在亲密地低语。放眼望去，山间云雾缭绕，树啊，
房子啊，似乎笼上了一层轻纱，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

清风徐来，花香四溢，顿觉神清气爽。婀娜多姿的
菊花仙子们也随着秋风翩翩起舞，那优美的舞姿捕捉
住了我清亮的目光。我欣喜地奔过去，想把这迷人的
美丽与醉人的芬芳带回家。全然忘了刚才登山的劳

累，我喜滋滋地采摘着开得最娇艳的花朵。一朵、两
朵、三朵……一会儿工夫便采了一大把。父亲也帮着
我采，他弯下腰，采得那么认真，似乎想把整个秋天都
采下来送给我。

看着父亲正全神贯注地采着野菊花，调皮的我突
然玩性大发。我悄悄地走到父亲跟前，挑选出几朵娇
艳欲滴的菊花，小心翼翼地插在父亲的耳边。一心帮
我采花的父亲居然没发觉，仍在一丝不苟地采摘着。
我端详着这别出心裁的装饰品，为自己的奇思妙想得
意不已。此时，耳间插着野菊花的父亲显得那么滑稽
可笑，像盛装打扮的新娘子。“新娘子来喽！”我忍不住
大叫，同时爆发出一阵恶作剧的大笑……

父亲终于发现了耳间的野菊花，也忍不住呵呵
地笑起来。他总是任由我胡闹，没有丝毫的生气，还
是一丝不苟地为我挑选、采摘着野菊花。直到他那
双大手和我这双小手都已经捧不了了，我们才心满
意足地打道回府。

回到家，三分钟热情的我把辛苦采来的野菊花
随手扔到一边就去疯玩了，父亲却默默地找来玻璃

瓶，清洗干净，灌上大半瓶水，将一大束菊花小心翼
翼地插进瓶中，还细心地摆弄成漂亮的造型。菊花
们似乎得到了爱的滋养与灌溉，扬眉吐气地舒枝展
叶，肆意张扬地吐露芬芳。接下来的几天，父亲总会
按时给花儿们换上清水，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地照
顾她们，似乎只为了她们的娇艳能装点他宝贝女儿
的眼睛，她们的芬芳能愉悦女儿的心情……

如今回想起来，幼时的重阳节却被疼我爱我的
父亲生生过成了儿童节，直到读书时学《九月九日忆
山东兄弟》，直到多年后长大成人，直到我也有了自
己的孩子，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重阳节是敬老节，我
才开始在这一天陪着年迈的父母登高望远、赏菊采
菊，我才学会在这一天为父母准备礼物，对他们说声
节日快乐！

又到重阳节，父亲却已离开我们多年，我再也不
能对他说声节日快乐，再也不能为他准备节日礼物，
再也不能陪他登高赏菊，然而，在我心中，那片菊花
海永远不会凋谢……

2023年10月23日 星期一
副 刊副 刊3

本报地址：
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政编码：239000

电话：总编室：2182810 新闻编辑部：2182867（邮箱：czrbxwb@163.com） 专刊副刊部：2182835 时政新闻部：2182120 民生新闻部：2182806 经济新闻部：2182125 视觉影像部：2182825（邮箱：czbsyb@126.com）
新媒体部：2182130（邮箱：czrbxmt@126.com） 群工发行部：2182830 办公室：3025757 校对出版部：2182138 新闻研究室：2182809 广告中心：2175666 15755009999 广告许可证：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李家顺

全年订价：398元
马鞍山钢晨印务公司印刷

□责编：郑安杰
□电子信箱：czrbjiating@163.com

□作者：赖永亮

家家 事事

家家 忆忆

如父的长兄
□作者：刘德俊

家家 情情

家家 味味

父亲的菊花海

重阳糕香，思念悠长……
□作者：刁李娴

□作者：马海霞

重阳节里
“住着”故事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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